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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就报考上海信息技术学校吧"

那天，汪红旗对汪铭说，他四下打听过
了，打听的人不止十来个啊，最后同意“搭
班”的结论，如果阿拉阿铭想走一条不寻常
道路，想要有一种独特人生，那么，最好的
选择不是去做大菜师傅，而是报考上海信
息技术学校，去那里学一门刚刚开出来的
数控专业。
“阿铭，侬晓得�？中国现在就

是个制造大国，以后更要做全世界
第一的制造大国，因此，对中国来
说，最最紧缺的人才是什么？告诉
侬，不是白领，不是灰领，不是金领，
而是高级蓝领。侬晓得啥个叫高级
蓝领？就是看上去干的是普通蓝领
生活，就像老爸这样，但其实动的是
白领脑子。工作辰光，侬只需要编编
程序，在玻璃房中操纵计算机，不需
要使用回丝，因为两只手没有一点
点的油腻，这就是高级蓝领，是中国
目前最最紧缺的人才，做这种人，前
途绝对光明。”

听着老爸汪红旗热情洋溢地
说着，汪铭心头先还有一阵怏怏不
乐，但很快地便释然了。他知道，尽管告别
未来的总厨有着相当的遗憾，但与老爸最
终同意他不考高中这个重大决定相比，他
应该十分满足了。因为，不读高中，那可是他
出生至今所获得的最大的自由啊。看着汪红
旗，汪铭说道，好啊，好啊，老爸，就听你的，就
高级蓝领吧。
汪铭的口吻中自信满满，既然认同了高

级蓝领这个事情，那么，接着要做的是如何地
进入，但对于进入，他没有丝毫的担心，因为，
他以往的成绩对进入上海信息技术学校是绰
绰有余了。
八月台风将来未来的一个上午，汪红旗

破例地不做差头生意，开着那辆已有一些历
史的普桑，兴冲冲地载着宝贝儿子汪铭前往
真南路上的上海信息技术学校报到。
路上，汪红旗兴致颇高，一路谈东谈西地

谈到最为崇拜的重金属摇滚王子邦·乔维，说
当年这个家伙的风头才叫劲啊，劲得一度甚
至超过了迈克·杰克逊。

汪铭听着，随口地附和了老爸一句，哦，
是 !"啊。

不是侬的 !"，是我的邦·乔维，汪红旗不
以为然地撇撇嘴，接着又十分自傲地说，阿
铭、阿铭，老爸还够意思吧？一生只喜欢摇滚，
只崇尚音乐，只追求自由，因此对自己的下一
代跟上海所有家长不一样，走的线路可以说
是真正的独树一帜。侬仔细想想，从幼儿园到
小学，从小学再到初中，从初中又到现在的中

专，一路走来，老爸可以说从来没有干
涉过阿拉阿铭一丝一毫，是绝对尊重
阿铭的选择，天下世界，谁有我汪红旗
的境界？谁能给阿铭这样大的自由度？
一个多小时后，汪红旗将普桑开到了
上海信息技术学校的大门口。
隔着车子的前窗玻璃，他先没有

下车，只是兴致盎然地看着学校大门
一会儿，一个欢喜得紧的模样。随后对
汪铭说：“阿铭，光看学校大门这个气
派，就知道‘搭班’讲得毫厘不差，确实
称得上是上海第一中专，名不虚传，名
不虚传啊。”
汪铭口中喃喃，是附和着老爸的

意思，他打开车门，一脚跨下车子，上
海信息技术学校的大门很巍峨地映入
了他的眼帘，这让他向来风平浪静的

内心这时竟然也泛起了阵阵涟漪，有了一点
为学校骄傲的意思。
第一年，汪铭在班上始终是沉默寡语。
第二年，汪铭依然不显山不露水，而按照

汪铭在班上的成绩，他完全有资格在他人面
前夸夸其谈一番。但有什么好说的呢？汪铭
心里想，又去对谁说呢？他认为自己这一生
最要好的朋友，随着初中阶段的结束已经分
道扬镳了，而信息技术学校的这些男男女
女，总感觉到与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格格不
入，也就不想深入交往，更不想做两肋插刀
般的兄弟。

此外，汪铭发现自己显然毫无兴趣于所
学的东西，无论是机械制图、机械制造工艺
基础与夹具，还是数控英语或数控机床加工
工艺学。尽管他对数控加工中的两种编程方
法都有所通透，但再通透又怎么样呢？昏昏欲
睡，始终是昏昏欲睡啊。当汪铭想到自己未来
的人生都将在 #代码编程与 $%&'$%!中消
耗殆尽时，他不由得悲哀了起来。
汪铭闷闷不乐，这让他更不想跟任何人

说话和交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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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与改革开放

忽培元

! ! ! ! ! ! ! #$%马文瑞和众人听得哈哈大笑

这一天，韩启祥见到马文瑞，上前拉住他
的手，直流泪就是说不出话。作为中国曲艺家
协会副主席，一个盲艺人，造反派也不放过。
韩老“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揪了出来，游街示
众，背诵语录，接受批判，直到“四人帮”被粉
碎，才得到解放，获得他艺术的春天。那一天，
韩启祥说的就是他新编的一本书：《人民粉碎
“四人帮”》。

说到最后，韩老用他那浑厚苍老的声音
豪迈愉快地快速唱道：
“哎———三弦当成机关枪，对准坏种‘四

人帮’，叮叮嗵，嗵嗵叮，人仰马翻叫投降！
哎———唰板就是迫击炮，对准奸贼秃林彪，轰
隆隆，隆轰轰，温杜尔汗倒栽葱……”
马文瑞和众人听得哈哈大笑。演出结束，

直至回到宾馆，他还回味不够。夫人孙铭更是
一有空儿，就学着韩老用陕北话说这一段高
潮书词，每次都逗得马文瑞大笑不止。陕北说
书的艺术魅力就是这样。形象生动的语言、激
越的三弦伴奏，再加上夸张手法和方言俚语
的妙用，演奏者声情并茂，真是令人忍俊不
禁，又发人深思。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早上起来又是一个

好天气。马文瑞专程到延安枣园村给群众
拜年。他代表省委和中央，向毛主席、周总
理、朱总司令当年的老邻居们拜年，同他们
一起过初一，使得这个春意盎然的山村增
添了节日的欢乐。枣园大队支书雷治富，是
当年保卫延安的游击队员。中午马文瑞被
邀请到他家的窑洞里共度新春佳节。马文
瑞夫妇盘腿坐在老雷家的热炕上，亲切地
和他拉起了家常。

雷治富一个典型的陕北农民，个子不
高，人很精干。他这天穿着黑色的新棉衣棉
裤，头上拢了一条雪白的羊肚子手巾，忙前忙
后，高兴地嘴都合不拢。
马文瑞说：“老雷呀，你也上炕来坐，谈谈

咱们的光景。”

雷治富脱鞋上了炕，坐在省委第
一书记对面，说：“马书记，你放心，我
们光景有望了，去年收成不错，社员
的口粮平均每人达到 ())斤，还分到
了 *+)多元钱，社员们今年的决心更
大啦。”

马文瑞听后高兴地说：“老雷呀，
你这个当年的老游击队员可要替我把好关，
真正做到按劳分配，在分配上不能再吃大锅
饭、搞平均主义啦。要想办法让人人吃饱穿暖
是对的，可也不能养活二流子、鼓励落后。这
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头等大事。只有真
正调动起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把生产搞上去
了，才能增加农民收入，使生活一天天好起
来。”
窑洞外面围满了村民。硷畔上、脑畔上全

是人。几位老年人被让到了窑洞里，他们听到
了马文瑞的话，都激动地议论说：“哎呀天大
大，看来毛主席的好政策又回来了。”
马文瑞和孙铭老两口就这样盘腿坐在群

众中，窑洞、热炕、和陕北农民，对于他们该是
多么的熟悉呀。作为老延安，他们已经好多年
没有感受到这特有的氛围和延安人民的深厚
情意了，感觉真正回到了老家。

炕桌上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山丹丹
开花红艳艳》。那熟悉而动人的歌曲，就像
是专为此时此刻预备的：“千里的那个雷声
万里的那个闪，咱们中央那个红军到陕甘
……千家万户把门儿开，快把咱亲人迎进
来，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知心的话儿掏
出心窝窝……”

性情活泼的孙铭激动了，她情不自禁
地也跟着唱开来，大家也都唱了起来。马文
瑞看着大家高兴的样子，笑得很开心。在欢快
的歌声里，亲人团聚，同吃软米油糕、黄米油
馍，同饮香甜的米酒。等到酒过三巡，大家兴
致更高。恰巧，院子里来了闹秧歌的，一首唢
呐曲《枣园来了秧歌队》，把喜庆的气氛一下
子推上了高潮。马文瑞和慰问团成员们应邀
同群众一起踩着鼓点扭开了陕北大秧歌。在
孙铭的鼓动下，马文瑞还亲自挥槌敲起了牛
皮大鼓，据说他小时候在老家就敲过。有力的
鼓点响起来，伴着唢呐的悠扬旋律，大家扭得
格外起劲儿。马文瑞高兴地嘴都合不拢了。这
么多年了，夫人孙铭还没有看到过文瑞笑得
这样开心。


